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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河　岸

整个上午，鼹鼠都在勤奋地干活儿，为他小小的房间作春季大扫

除。先用扫帚扫，再用掸子掸，然后登上梯子、椅子什么的，拿着刷子、

提着灰浆桶刷墙，直干到灰尘呛了嗓子，迷了眼，全身乌黑的毛皮溅满

了白灰浆，腰也酸了，臂也痛了。春天的气息，在他头上的天空里吹

拂，在他脚下的泥土里游动，在他四周飘荡。春天那奇妙的追求、渴望

的精神，甚至钻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

上一扔，嚷道：“烦死人了！”“去它的！”“什么春季大扫除，见它的鬼去

吧！”连大衣也没顾上穿，就冲出家门了。上面有种力量在急切地召唤

他，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这地道，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

道，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的。鼹鼠又掏

又挠又爬又挤，又挤又爬又挠又掏，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还不住地念

念叨叨，“咱们上去喽！咱们上去喽！”末了，噗的一声，他的鼻尖钻出

了地面，伸到了阳光里，跟着，身子就在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

滚来。“太棒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比刷墙有意思！”太阳晒在他的

毛皮上，暖烘烘的，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在洞穴里蛰居了那么

久，听觉都变得迟钝了，连小鸟儿欢快的鸣唱，听起来都跟大声喊叫一

样。生活的欢乐，春天的愉悦，又加上免了大扫除的麻烦，他乐得纵身

一跳，腾起四脚向前飞跑，横穿草坪，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

“站住！”篱笆豁口处，一只老兔子喝道，“通过私人道路，得交六便

士！”鼹鼠很不耐烦，态度傲慢，根本没把老兔子放在眼里，一时倒把老

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鼹鼠顺着篱笆一溜儿小跑，一边还逗弄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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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兔子，他们一个个从洞口探头窥看，想知道外面到底吵些什么。“蠢

货！蠢货！”他嘲笑说，不等他们想出一句解气的话来回敬他，就一溜

烟跑得没影儿了。这一来，兔子们七嘴八舌互相埋怨起来，“瞧你多

蠢，干吗不对他说……”“哼，那你干吗不说……”“你该警告他……”诸

如此类，照例总是这一套。当然喽，照例总是———太晚啦。

一切都那么美好，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他跑过一片又一片的草

坪，沿着矮树篱，穿过灌木丛，匆匆地游逛。处处都看到鸟儿做窝筑

巢，花儿含苞待放，叶儿挤挤攘攘———万物都显得快乐、忙碌、奋进。

他听不到良心在耳边嘀咕“刷墙！”只觉得，在一大群忙忙碌碌的公民

当中，做一只唯一的懒狗，是多么惬意。看来，过休假日最舒心的方

面，还不是自己得到休憩，而是看到别人都在忙着干活儿。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忽然来到一条水流丰盈的大河边，他觉得

真是快乐绝顶了。他这辈子还从没见过一条河哩。这只光光滑滑、蜿

蜿蜒蜒、身躯庞大的动物，不停地追逐，轻轻地欢笑。它每抓住什么，

就咯咯地笑，把它们扔掉时，又哈哈大笑，转过来又扑向新的玩伴。它

们挣扎着甩开了它，可到底还是被它逮住，抓牢了。它浑身颤动，晶光

闪闪，沸沸扬扬，吐着漩涡，冒着泡沫，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这景

象，简直把鼹鼠看呆了，他心驰神迷，像着了魔似的。他沿着河边，迈

着小碎步跑，像个小娃娃紧跟在大人身边，听他讲惊险故事，听得入了

迷似的。他终于跑累了，在岸边坐了下来。可那河还是一个劲儿向他

娓娓而谈，它讲的是世间最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自地心深处，一

路讲下去，最终要向那听个没够的大海倾诉。

他坐在草地上，朝着河那边张望时，忽见对岸有个黑黑的洞口，恰

好在水面上边。他出神地想，要是一只动物要求不过奢侈，只想有一

处小巧玲珑的河边住宅，涨潮时淹不着，又远离尘嚣，这个住所倒是满

舒适的。他正呆呆地凝望，忽觉得，那洞穴的中央有个亮晶晶的小东

西一闪，忽隐忽现，像一颗小星星。不过，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不会

是星星。要说是萤火虫嘛，又显得太亮，也太小。望着望着，那个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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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竟冲他眨巴了一下，可见那是一只眼睛。接着，围着那只眼睛，渐渐

显出一张小脸，恰似一幅画，嵌在画框里。

一张棕色的小脸，腮边有两撇胡髭。

一张神情严肃的圆脸，眼睛里闪着光，就是一开始引起他注意的

那种光。

一对精巧的小耳朵，一头丝一般浓密的毛发。

那是河鼠！

随后，两只动物面对面站着，谨慎地互相打量。

“嗨，鼹鼠！”河鼠招呼道。

“嗨，河鼠！”鼹鼠答道。

“你愿意过这边来吗？”河鼠问。

“唉，说说倒容易。”鼹鼠没好气地说，因为他是初次见识一条河，

还不熟悉水上的生活习惯。

河鼠二话没说，弯腰解开一根绳子，拽拢来，然后轻轻地跨进鼹鼠

原先没注意到的一只小船。那小船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大

小恰能容下两只动物。鼹鼠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小船上，虽然他还不

大明白它的用场。

河鼠干练地把船划到对岸，停稳了。他伸出一只前爪，搀着鼹鼠

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扶好了！”河鼠说，“现在，轻轻地跨进来！”于是

鼹鼠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坐进了一只真正的小船的尾端。

“今天太美了！”鼹鼠说。这时，河鼠把船撑离岸边，拿起双桨。“你

知道吗，我这辈子还从没坐过船哩！”

“什么？”河鼠张大嘴巴惊异地喊道，“从没坐过———你是说你从

没———哎呀呀———那你都干什么来着？”

“坐船真那么美吗？”鼹鼠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其实，在他斜倚着

座位，仔细打量着坐垫、船桨、桨架，以及所有那些令人神往的东西，感

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曳时，他早就相信这一点了。

“你说美？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事，”河鼠俯身划起桨来，“请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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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年轻朋友，世界上再也没有———绝对没有———比乘船游逛更有

意思的事啦。什么也不干，只是游逛，”他梦呓般地喃喃说，“坐在船

上，到处游逛，游逛———”

“当心前面，河鼠！”鼹鼠忽地惊叫一声。

太迟了。小船一头撞到了岸边。那个美滋滋的、如痴如梦的船夫

四脚朝天，跌倒在船底。

“坐在船上———或者跟着船———到处游逛，”河鼠开怀大笑，一骨

碌爬起来，若无其事地说下去，“待在船里，或者待在船外，这都无所

谓。好像什么都无所谓，这就是它叫人着迷的地方。不管你上哪儿，

或者不上哪儿；不管你到达目的地，还是到达另一个地方，还是不到什

么地方，你总在忙着，可又没专门干什么特别的事；这件事干完，又有

别的事在等着你，你乐意的话，可以去干，也可以不干。好啦，要是今

天上午你确实没别的事要做，那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划到下游去，逛它

一整天？”

鼹鼠乐得直晃脚丫子，腆着胸脯，舒心地长嘘一口气，惬意地躺倒

在软绵绵的坐垫上。“今天我可要痛痛快快玩它一天啦！”他说，“咱们

这就动身吧！”

“那好，等一等，只消一会儿！”河鼠说。他把缆绳穿过码头上的一

个环，系住，然后爬进码头上面自家的洞里，不多时，摇摇晃晃地提着

一只硕大的藤条午餐篮子出来了。

“把它推到你脚下。”河鼠把篮子递上船，对鼹鼠说。然后他解开

缆绳，拿起双桨。

“这里面都装着些什么？”鼹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

“有冷鸡肉，”河鼠一口气回答说，“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

沙拉法国面包卷三明治罐焖肉姜汁啤酒柠檬汁苏打水……”

“行啦，行啦，”鼹鼠眉飞色舞地喊道，“太多了！”

“你真的认为太多了？”河鼠一本正经地问。“这只是我平日出游常

带的东西；别的动物还老说我是个小气鬼，带的东西刚刚够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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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河鼠的话，鼹鼠半点也没听进去。他正深深地沉湎在这种新的

生活里，陶醉在波光、涟漪、芳香、水声、阳光之中。他把一只脚爪伸进

水里，做着长长的白日梦。心地善良的河鼠，只管稳稳当当地划着桨，

不去惊扰他。

“我特喜欢你这身衣裳，老伙计，”约莫过了半个钟头，河鼠才开口

说话，“有一天，等我手头方便时，我也要给自己搞一件黑丝绒吸烟服

穿穿。”

“你说什么？”鼹鼠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你大概觉得我这人很不

懂礼貌吧，可这一切对我是太新鲜了。原来，这———就是———一

条———河。”

“是这条河。”河鼠纠正说。

“那么，你真的是生活在这条河边喽？多美呀！”

“我生活在河边，同河在一起，在河上，也在河里。”河鼠说，“在我

看来，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姑姑姨姨，我的伙伴，它供我吃

喝，也供我洗涮。它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另外的世界，我都不需要。凡

是河里没有的，都不值得要，凡是河所不了解的，都不值得了解。主

啊！我们在一块儿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光啊！不管春夏秋冬，它总有

趣味，总叫人兴奋。二月里涨潮的时候，我的地窖里灌满了脏兮兮的

汤，黄褐色的河水从我最讲究的卧室的窗前淌过。等落潮以后，一块

块泥地露了出来，散发着葡萄干蛋糕的气味，河道里淤满了灯芯草等

水草。这时，我又可以在大部分河床上随便溜达，不会弄湿鞋子，可以

找到新鲜食物吃，还有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从船上扔下来的东西。”

“不过，是不是有时也会感到有点无聊？”鼹鼠壮着胆子问，“光是

你跟河一道，没有别的人跟你拉拉家常？”

“没有别的人？———咳，这也难怪，”河鼠宽宏大量地说，“你初来

乍到嘛，自然不明白。现如今，河上的居民已经拥挤不堪，许多人只好

迁走了。河上的光景，今非昔比啦。水獭呀，鱼狗呀，呀，松鸡呀，

等等，成天围着你转，求你干这干那，就像咱自个儿没有自己的事要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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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似的。”

“那边是什么？”鼹鼠扬了扬爪子，指着河那边草地后面黑黝黝的

森林。

“那个吗？哦，那就是野林。”河鼠简略地回答。“我们河上居民很

少去那边。”

“他们———那边的居民，他们不好吗？”鼹鼠稍有点不安地问。

“嗯，”河鼠回答，“让我想想。松鼠嘛，不坏。兔子嘛，有的还好，

不过兔子是杂七杂八的。当然，还有獾。他就住在野林正中央，别处

他哪也不愿住，哪怕你花钱请他他也不干。亲爱的老獾！没有人打搅

他。最好别去打搅他。”河鼠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

“怎么，会有人打搅他吗？”鼹鼠问。

“嗯，当然，有的———有另外一些动物，”河鼠吞吞吐吐地说，“黄鼠

狼呀———白鼬呀———狐狸呀，等等。他们也并不全坏，我和他们处得

还不错，遇上时，一块儿玩玩什么的。可他们有时会成群结队闹事，这

一点不必否认。再说，你没法真正信赖他们，这也是事实。”

鼹鼠知道，老是谈论将来可能发生的麻烦事，哪怕只提一下，都不

合乎动物界的礼仪规范，所以，他抛开了这个话题。

“那么，在野林以外远远的地方，又是什么？”他问，“就是那个蓝蓝

的、模模糊糊的地方，也许是山，也许不是山，有点像城市里的炊烟，或

者只是飘动的浮云？”

“在野林外边，就是大世界，”河鼠说，“那地方，跟你我都不相干。

那儿我从没去过，也不打算去；你要是头脑清醒，也决不要去。以后请

别再提它。好啦，咱们的洄水湾到了，该在这儿吃午饭了。”

他们离开主河道，驶进一处乍看像陆地环抱的小湖的地方。周

边，是绿茸茸的青草坡地。蛇一般曲曲弯弯的褐色树根，在幽静的水

面下发光。前方，是一座高高隆起的银色拦河坝，坝下泡沫翻滚。相

连的是一个不停地滴水的水车轮子，轮子上方，是一间有灰色山墙的

磨坊。水车不停地转动，发出单调沉闷的隆隆声，可是磨坊里又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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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阵阵清脆欢快的低声说话声。这情景实在太动人了，鼹鼠不由得

举起两只前爪，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哎呀！哎呀！哎呀！”

河鼠把船划到岸边，靠稳了，把仍旧笨手笨脚的鼹鼠平安地扶上

岸，然后扔出午餐篮子。

鼹鼠央求河鼠准许他独自开篮取出食物。河鼠很乐意依他，自己

便伸直全身仰卧在草地上休息，听由他兴奋的朋友去摆弄。鼹鼠抖开

餐布，铺在地上，一样一样取出篮子里的神秘货色，井井有条地摆好。

每次新的发现，都引得他惊叹一声：“哎呀！哎呀！”全都摆放就绪后，

河鼠一声令下：“现在，老伙计，开嚼！”鼹鼠非常乐于从命，因为他那天

一早就按常规进行春季大扫除，马不停蹄地干，一口没吃没喝，以后又

经历了这许多事，仿佛过了好些天。

“你在看什么？”河鼠问。这时，他俩的辘辘饥肠已多少得到缓解，

鼹鼠已经能够把眼光稍稍移开餐布，投向别处了。

“我在看水面上移动着的一串泡沫，”鼹鼠说，“觉得它怪好玩的。”

“泡沫？啊哈！”河鼠高兴地吱喳一声，样子怪招人喜欢的。

岸边的水里，冒出一只宽扁发亮的嘴。水獭钻出水面，抖落掉外

衣上的水滴。

“贪吃的花子们！”他朝食物凑拢去，“鼠兄，怎不邀请我呀？”

“这次野餐是临时动议的，”河鼠解释说，“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

的朋友鼹鼠。”

“很荣幸。”水獭说，两只动物立刻成了朋友。

“到处都闹哄哄的！”水獭接着说，“今儿个仿佛全世界都到河上来

了。我到这洄水湾，原想图个清静，不料又撞上你们二位！至少

是———啊，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的。”

他们背后响起了一阵窸窣声，是从树篱那边来的。树篱上，还厚

厚地挂着头年的叶子。一个带条纹的脑袋，脑袋下一副高耸的肩膀，

从树篱后面探出来，窥望着他们。

“过来呀，老獾！”河鼠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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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向前小跑了一两步，然后咕噜说，“哼！有同伴！”随即掉头跑

开了。

“他就是这么个人！”满心失望的河鼠议论道，“最讨厌社交生活！

今天咱们别想再见到他了。好吧，告诉我们，到河上来的都有谁？”

“蟾蜍就是一个，”水獭回答，“驾着他那只崭新的赛艇；一身新装，

什么都是新的！”

两只动物相视大笑。

“有一阵子，他一门心思玩帆船，”河鼠说，“过后，帆船玩腻了，就

玩起撑船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成天就知道撑船，捅了不少娄子。

去年呢，又迷上了宅船①，于是我们都得陪他住他的宅船，还得装做喜

欢。说他后半辈子就在宅船里过了。不管迷上什么，结果总是一样，

没过多久就腻烦了，又迷上了新的玩意儿。”

“人倒真是个好人，”水獭若有所思地说，“可就是没常性，不稳

当———特别是在船上！”

从他们坐的地方，隔着一个小岛，可以望见大河的主流。就在这

时，一只赛艇映入眼帘。划船的———一个矮壮汉子———打桨打得水花

四溅，身子在船里来回滚动，可还在使劲划着。河鼠站起来，冲他打招

呼，可蟾蜍———就是那个划船的———却摇摇头，专心致志地划他的船。

“要是他老这么滚来滚去，不消多会儿，他就会摔出船外的。”河鼠

说着，又坐了下来。

“他肯定会摔出来的，”水獭咯咯笑着说，“我给你讲过那个有趣的

故事吗？就是蟾蜍和那个水闸管理员的故事？蟾蜍他……”

一只随波漂流的蜉蝣，满怀着血气方刚的后生对生活的憧憬，正

歪歪斜斜地逆水游来。忽见水面卷起一个漩涡，“咕噜”一声，蜉蝣就

没影儿了。

水獭也不见了。

① 一种带住所可供居住的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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鼹鼠忙低下头去看。水獭的话音还在耳边，可他扒过的那块草地

却空空如也。从脚下一直望到天边，一只水獭也不见。

不过，河面又泛起了一串泡沫。

河鼠哼起了一支小曲儿。鼹鼠想起，按动物界的规矩，要是你的

朋友突然离去，不管有理由还是没理由，你都不该随便议论。

“好啦，好啦，”河鼠说，“我想咱们该走啦。我不知道，咱们两个谁

该收拾碗碟？”听口气，仿佛他并不特别乐意享受这个待遇。

“哦，让我来吧。”鼹鼠说。当然，河鼠就让他去干了。

收拾篮子这种活儿，不像打开篮子那样叫人高兴，向来如此。不

过鼹鼠天生对所有的事都感兴趣。他刚把篮子装好系紧，就看见还有

一只盘子躺在地上冲他瞪眼。等他重新把盘子装好，河鼠又指出漏掉

了一只谁都应该看见的叉子。末了，瞧，还有那只他坐在屁股底下竟

毫无感觉的芥末瓶———尽管一波三折，这项工作总算完成了，鼹鼠倒

也没怎么特别不耐烦。

下午的太阳渐渐西沉，河鼠朝回家的方向如痴如梦地轻荡双桨，

一面自顾自低吟着什么诗句，没怎么理会鼹鼠。鼹鼠呢，肚里装满了

午餐，心满意足，自认为坐在船上已挺自在自如了，于是有点跃跃欲试

起来。他忽然说：“喂，鼠兄，我现在想划划船！”

河鼠微微一笑，摇摇头说：“现在还不行，我的年轻朋友，等你学几

次再划吧。划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

有一两分钟，鼹鼠没吭声，可是他越来越眼红起河鼠来。见河鼠

一路划着，动作那么有力，又那么轻松，鼹鼠的自尊心开始在他耳边嘀

咕，说他也能划得和河鼠一样好。他猛地跳起来，从河鼠手中夺过双

桨。河鼠两眼一直呆望着水面，嘴里嘟哝着一首什么小诗，没提防鼹

鼠这一着，竟仰面翻下座位，又一次四脚朝天跌倒在船底。得胜的鼹

鼠抢占了他的位子，信心十足地握住了双桨。

“住手！你这个蠢驴！”河鼠躺在船底喊道。“你干不了这个！你会

把船弄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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鼹鼠把双桨往后一挥，深深插进水里。桨根本没有划在水面。只

见他两脚高高跷起，整个儿跌倒在躺倒的河鼠身上。他惊慌失措，忙

去抓船舷，刹那间———扑通！

船儿兜底翻了过来，鼹鼠在河里扑腾着挣扎。

哎呀，水好冷呀，浑身都湿透啦！他往下沉，沉，沉，水在他耳朵里

轰轰直响。一会儿，他冒到水面上，又咳又呛，吱哇乱叫。太阳显得多

可爱呀！一会儿，他又沉了下去，深深地陷入绝望。这时，一只强有力

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后脖梗儿。那是河鼠。河鼠分明是在大笑———鼹

鼠能感觉到这一点。他的笑，从胳臂传下来，经过爪子，一直传到鼹鼠

的脖子。

河鼠抓过一只桨，塞在鼹鼠腋下，又把另一只桨塞在他另一腋下，

然后，他在后面游泳，将那个可怜巴巴的动物推到岸边，拽出水来，安

顿在岸上，这时鼹鼠已成了湿漉漉、软瘫瘫、惨兮兮的一堆。

河鼠把鼹鼠的身子搓揉了一阵，拧去湿衣裳上的水，然后说：“现

在，老伙计！顺着纤道使劲来回跑，跑到身上暖过来，衣裳干了为止。

我潜下水去捞午餐篮子。”

惊魂未定的鼹鼠，外面浑身湿透，内心羞愧难当，在河边来回跑

步，直跑到身上干得差不多了。同时，河鼠又一次蹿进水中，抓回小

船，把它翻正，系牢，又把散落在水面上的什物一件件寻上岸来，最后，

他潜入水底，捞到了午餐篮子，奋力将它带到岸上。

等一切都安排停当，又要启航时，鼹鼠一瘸一拐、垂头丧气地坐到

了船尾的座位上。开船时，他情绪激动，断断续续地低声说：“鼠兄，我

宽宏大量的朋友！我太愚蠢，太不知好歹了！实在是对不起。想到我

险些儿把那只美丽的午餐篮子弄丢了，心情就特别沉重。说真格的，

我是一只十足的蠢驴，我心里明白。你能不能不计前嫌，原谅我这一

遭，对我还跟过去一样？”

“这没什么，祝福你！”河鼠轻松地答道，“一只河鼠嘛，弄湿点儿算

什么？多数日子，我待在水里的时间比待在岸上还长哩。你就别再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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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了。这么着吧，我真的希望，你来跟我一道住些时候。我的家很普

通，很简陋，根本没法和蟾蜍的家相比。可你还没来我家看过哩。你

来了，我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而且，我还能教你学会划船、游泳，

你很快就能像我们一样，在水上自由自在了。”

这番亲切体贴的话，感动得鼹鼠说不出话来，只用爪子背儿抹去

一两滴眼泪。可是善解人意的河鼠把眼光移向了别处。不一会儿，鼹

鼠的情绪缓过来了。当两只松鸡互相叽喳嘲笑他那副狼狈相时，他竟

能和他们顶起嘴来。

回到家，河鼠在客厅里升起一炉熊熊的火，给鼹鼠拿来一件晨衣，

一双拖鞋，把他安顿在炉前一张扶手椅上，然后给他讲河上的种种趣

闻轶事，直到吃晚饭。鼹鼠是一只陆上动物，河上的故事在他听来是

十分惊险有趣的。河鼠讲到拦河坝；讲到突发的山洪；讲到跳跃的狗

鱼；还有乱扔硬邦邦的瓶子的汽船———扔瓶子是确有其事，而且是由

汽船那边扔下来的，因此可以推断，是汽船扔的；还有苍鹭，他们跟别

人说话时盛气凌人；还有钻进排水阴沟的探险；还有同水獭一道夜间

捉鱼，或者跟獾一道在田野里远足。晚饭吃得痛快极了，可是饭后不

多会儿鼹鼠就瞌睡得不行，于是殷勤周到的主人只好把他送到楼上一

间讲究的卧室里。鼹鼠马上一头倒在枕头上，感到非常安宁和满意。

他知道，他的那位新结识的朋友———大河———在不断轻轻拍打着他的

窗棂。

对于新从地下居室解放出来的鼹鼠，这一天，只是一连串相仿的

日子的开端。随着万物生长成熟的盛夏的来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

也一天比一天过得更有趣。他学会了游泳、划船，尝到了与流水嬉戏

的甜头。他把耳朵贴近芦苇秆时，有时会偷听到风在芦苇丛里的窃窃

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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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　路

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鼹鼠忽对河鼠说：“鼠兄，我想求你帮

个忙。”

河鼠正坐在岸边，吟唱一支小曲儿。这曲子是他自己编的，所以

唱得很带劲，没怎么留意鼹鼠或别的事儿。一大早，他就和鸭子朋友

们在河里游泳来着。鸭子一贯总喜欢猛地头朝下脚朝上拿大顶。这

时，河鼠就潜到水下；在鸭子的下巴（要是鸭子有下巴的话）下面的脖

子上挠痒痒，弄得鸭子只好赶紧钻出水面，扑打着羽毛，气急败坏地冲

他嚷嚷。因为，要是你的头倒插在水里，你自然不可能痛痛快快发泄

你一腔怒火。后来，他们只得央求他走开，去管自己的事，别干涉他

们。河鼠这才走开了，在河岸上坐着晒太阳，编一首有关鸭子的歌。

歌名叫：《鸭谣》———

沿着洄水湾，

长长灯芯草，

鸭群在戏水，

尾巴高高翘。

公鸭母鸭尾，

黄脚颤悠悠，

黄嘴隐不见，

河中忙不休。



世界文学名著
１４　　　

绿阴水草稠，

鱼儿尽兴游，

佳肴储存库，

丰盛又清幽。

人各有所好！

头下尾上翘，

鸭子的心愿，

水上乐逍遥。

蓝蓝天空高，

雨燕飞又叫，

我们戏水中，

尾巴齐上翘！

“这首歌到底有多好，我说不上来，鼠兄。”鼹鼠谨慎地说。鼹鼠自

己不是诗人，也不赞赏懂诗的人。而且，他天性坦诚，喜欢实话实说。

“鸭子也不懂得，”河鼠开朗地说，“他们说：‘干吗不让人家在高

兴的时候做他们高兴做的事？别人干吗要坐在岸上对人家横挑鼻子

竖挑眼，还要编歌嘲笑人家？尽是胡说八道！’这就是鸭子们的论调。”

“说得对嘛，说得对嘛。”鼹鼠打心眼儿里赞同。

“不，说得不对！”河鼠气愤地喊道。

“好啦，就算不对，就算不对，”鼹鼠息事宁人地说，“可是我想问问

你，你能不能领我去拜访蟾蜍先生？他的事，我听说得多了，特想和他

结识结识。”

“当然喽！”好脾气的河鼠说着，一跃而起，把诗呀什么的全都抛到

脑后，一整天再也没想起，“去把船划出来，咱们马上就去他家。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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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蟾蜍，随时都可以。不管是早是晚，蟾蜍都一个样，总是乐呵呵

的。你去看他，他老是高兴，你要走，他老是恋恋不舍！”

“他准是个非常和善的动物。”鼹鼠说。他跨上了船，提起双桨。

河鼠呢，他安安逸逸地坐到了船尾。

“他的确是个再好不过的动物，”河鼠说，“特单纯，特温和，特重感

情。或许不太聪明———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嘛。他或许爱吹牛，有些

自高自大。可蟾儿，他的优点确实不少。”

绕过一道河湾，迎面就见一幢美丽、庄严、古色古香的红砖老宅，

房前是修理得平平整整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河边。

“那就是蟾宫，”河鼠说，“左边有一条小河汊，牌子上写着：‘私人

河道，不得在此登岸’。”这河汊直通他的船坞，咱们要在那儿停船上

岸。右边是马厩。你现在看到的是宴会厅———年代很久了。你知道，

蟾蜍相当有钱，这幢房子确实是这一带一所最讲究的房屋，不过，我们

从不向蟾蜍这样表示。

小船徐徐驶进河汊，来到一所大船坞的屋顶下。鼹鼠把桨收进船

舱。这里，他们看到许多漂亮的小船，有的挂在横梁上，有的吊在船台

上，可是没有一只船是在水里。这地方显得有种被冷落废弃的气氛。

河鼠环顾四周。“我明白了，”他说，“看来他玩船已经玩够了，厌

倦了，再也不玩了。不知道他现在又迷上了什么新玩意儿？走，咱们

瞧他去。一切很快就会明白的。”

他们离船上岸，穿过各色鲜花装点的草坪，寻找蟾蜍。不多时，他

们就遇到了他。蟾蜍坐在一张花园藤椅上，脸上一副全神贯注的神

情，盯着膝上的一张大地图。

“啊哈！”看到他俩，蟾蜍跳了起来，“太好了！”不等河鼠介绍，就热

情洋溢地同他俩握握爪子。“你们真好！”他接着说，围着他俩蹦蹦跳

跳。“河鼠，我正要派船到下游去接你，吩咐他们不管你在干什么，马上

把你接来。我非常需要你———你们两位。好吧，现在你们想吃点什

么？快进屋吃点东西吧！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你们想不到，有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